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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这座浸润着楚风遗韵的古城的古城，，与与
端午节结下了悠久奇缘。作为屈原生命中原生命中
四分之三时光的栖居地，荆州纪南故城不故城不
仅是楚文化的核心载体，更因屈原投江的江的
悲壮故事，使端午成为承载民族精神的专神的专
门符号。历代文人以诗为笔，在关于荆州于荆州
端午的书写中，构筑了三重独特意境意境，，使其使其
在中华端午文化图谱中独树一帜。

诗词中的屈原精神长歌

在荆州，端午粽叶里包裹着从未改变的
认知基因，每一缕艾香都在诉说对屈原的追
思。唐代诗僧文秀的七绝《端午》，虽未标明
特指荆州，但却直抵楚文化根脉：“节分端午
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
渺，不能洗得直臣冤。”这首诗以设问起笔，
将荆州人的集体记忆锚定于屈原——端午
祭屈，早已超越节俗范畴，成为刻入楚文化
发祥地的精神仪式。

更多诗人以笔为祭，在字里行间续写对
屈原的缅怀。北宋现实主义诗人梅尧臣在
《五月五日》中，以“屈氏已沉死，楚人哀不
容”的深沉笔触，既痛惜屈原“忠而被谤”的
悲剧命运，更以一个“哀”字道尽楚人对高洁
品格的永久追慕。南宋江湖诗派代表诗人
戴复古，在《端午丰宅之提举送酒》中化用
《离骚》典故：“今日独醒无用处，为公痛饮读
离骚”，将对屈原精神的敬仰融入酒盏，在微
醺中完成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尤为动人的是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
《端午》诗：“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尔。唯有烈
士心，不随水俱逝……”诗人以草露、风华为喻，
反衬屈原精神的不朽，更以“至今荆楚人，江上
年年祭”的白描，勾勒出荆州人以节俗为舟、渡
送忠魂的文化自觉。这些诗句交织成荆州端
午的情感光谱，让屈原的“美政”理想与“九死未
悔”的人格，成为穿透历史烟云的精神火炬。

诗词中的楚风节俗图鉴

荆州端午的仪式感，是楚文化活态传承
的绝佳注释。古城东门外九龙渊的龙舟竞
渡，至今仍激荡着楚人血性——桨声划破碧
水，号子穿透云霄，龙舟如蛟龙出水，既是对
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的精神呼应，更是荆
楚儿女“敢为人先”的文化宣言。南宋诗人
陆游在《重五同尹少稷观江中竞渡》中，以

“楚人遗俗阅千年，箫鼓喧呼斗画船”的热
闹场景，与“风浪如山鲛鳄横”的自然险境
形成张力，凸显楚人在险滩激流中勇毅争
先的性格。值得注意的是，此诗虽另见于
江西玉山地方文献，但结合陆游生平行迹，
学界多认为其创作时间与地点是乾道六年

（1170 年）五月，陆游时年 46岁，赴夔州通
判任，途经江陵等楚地核心区，描写的是荆
州端午盛景。

古诗词亦记录下荆州端午的多元民俗
图景：北宋史学家刘攽在《端午》中铺陈“万
里荆州俗，今晨采药翁”及其“浴兰”“服艾”

“泛菖蒲酒”等，以“角饭畏蛟龙”的问句，将
节俗细节与屈原传说巧妙勾连；诗圣杜甫
在《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中，以“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

诗句，将荆州重镇的历史地位与端午御衣的皇家礼制相
联结，赋予地域节俗以王朝叙事的宏大视角。这些文字
如同民俗纪录片的镜头，让佩香囊、悬艾蒲、食角黍等远
久习俗，在诗词中定格为鲜活的文化现场。

诗词中的荆州端午即景

荆州的端午风光，曾触发历代无数诗人的创作灵感。
唐代诗人元稹被贬江陵期间，在《表夏十首・其十》中写道：

“灵均死波后，是节常浴兰。彩缕碧筠粽，香粳白玉团”——
前句追溯浴兰祈福的古俗，后句以“彩缕碧筠”“香粳白玉”
的精致对仗，勾勒出荆州粽子的视觉与味觉之双重记忆。
诗人在“逝者良自苦，今人反为欢”的对照中，既感伤屈原的
命运，又以节俗的烟火气，完成对生命价值的叩问。

北宋苏轼的《屈原塔》、南宋范成大的《竹枝歌・端午》
等传世之作，虽存在地域归属争议，但均被荆州文化记忆所
吸纳。这些诗词如同一幅幅水墨长卷，在“渚宫台榭楚江
滨”的地理坐标中，晕染出“榴花照眼艾垂门”的节序风光，
让古代地理范畴之荆州的江风、柳影、粽香，都成为端午文
化的诗意注脚。

从情感溯源到民俗展演，从历史纵深到现实图景，古诗
词为荆州端午构建了立体的文化坐标系。在这里，端午不
仅是一个节期，更是楚人精神的文化原乡——每一首诗词
都是一叶扁舟，载着千年的追思与敬仰，在时光的江流中，
永远向着理想的“芷兰之境”溯游而上。这种独特的意境，
正是荆州呈献给中华文明的端午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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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鸣凤鸣““青翰之舟青翰之舟””
□□ 张卫平张卫平

“嘿——嚯！嘿——嚯！”激昂的号
子声，洪钟般在九龙渊粼粼水面上激荡
回响。桨手追随鼓点节奏，船桨齐刷刷
入水，瞬间激起一片片洁白浪花。

这精彩一幕，吸引众多路人驻足
观看。让人不禁遥想起四百多年前，
袁宏道笔下“北舟丝管南舟肉，情盘景
促欢奈何”所描绘的热闹盛况，想必也
是如此这般开场。

如今，在九龙渊训练的龙舟队，他们
衣袂随风翻飞，依稀还带着当年“龙甲铺
江丽，神装照水鲜”的飒爽风采。然而，
鲜为人知的是，楚地龙舟的起源，实则与

“鸟舟”息息相关，也就是楚人传统认知
中的“青翰之舟”。

“鍼尹固与王同舟。”据《史记·楚世
家》所记，楚灵王“乘舟将欲入鄢”。由此
推测，楚国最早的舟船，极有可能是王室
专属的游船。而屈原在《九章·哀郢》中
所写的“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
见”的诗句，再结合考古发现，有力地说
明了楚都纪南城东南的水门，便是传说
中的龙门。屈原诗中“驾龙兮北征”与

“驾两龙兮骖螭”的描述，更是进一步印
证了楚王室拥有龙舟的事实。

虽然《荆楚岁时记》注里明确记载：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汩罗日，伤
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但实际上，
早在纪念屈原之前，龙舟已然存在于
世。翻开更为古老的典籍《穆天子传》，
便有“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的记
载。只不过，楚地最初竞渡所用的并非
龙形之舟，而是鸟舟，即凤舟的雏形。尽
管龙舟竞渡与屈原的关联早已深入人
心，但据楚学专家宋公文先生考证，楚国
王室既有象征威严的龙舟，也有充满浪
漫色彩的凤舟。

楚人对凤鸟推崇备至，以凤为至尊
图腾。那些悠悠划过历史长河的“青翰
之舟”，不仅承载着一个古老民族对凤鸟

深深的崇敬之情，更蕴含着他们对广袤
水泽的敬畏之心。

荆州大地考古出土的虎座凤鸟悬
鼓、虎座飞鸟与虎座立风等大量凤鸟形
象与纹样的文物，清晰地昭示着凤凰图
腾在楚人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屈原在
《离骚》中写下“驷玉虬以乘鹥兮”，将龙
与凤并列为登天的工具，是楚文化中对龙
与凤双重崇拜的诗意表达。《说苑·善说》
所记载的“青翰之舟”，正是悬竖着长尾
青羽的凤舟。不妨想象一番，楚君悠然
泛舟于碧波之上，凤形的舟首轻盈地劈
开水面，旌旗猎猎作响，恰似凤凰展翅，
那该是何等飘逸、何等壮观的景象啊！

当北方严格恪守礼制，规定唯有
天子方可乘坐龙舟之时，楚地的封君
们已然能够驾着凤舟，自由自在地遨
游于云梦泽。这种不拘一格、洒脱奔
放的浪漫情怀，造就了荆楚文明独树
一帜的气质。或许正是因为楚人崇凤
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在荆州草市和
洪湖新堤，至今仍完好地保留着独具
特色的凤舟竞渡活动，它们宛如凤凰
文化的活态化石，承载着历史的厚重
与传承的力量。

端午时节，楚地那长达三十米的凤
舟，精心饰以金冠黄羽，中舱还特意插
上嫩绿的柳枝。当它在水中划动时，远
远望去，恰似一只灵动的凤凰贴着水面
轻盈飞翔。这种“龙飞凤舞”的奇妙景
观，正是楚文化中龙与凤双重图腾在当
代的精彩演绎。学者研究发现，凤舟造
型与古籍中记载的鸟舟高度吻合，这
似乎在暗示，在龙舟成为主流之前，楚
地的竞渡活动很可能是以凤舟为主。
荆州人在不经意间守护的，实际上是
端午更为古老、更为珍贵的文化记忆。

龙，能驾驭水的力量；凤，可沟通天
际的神秘。楚人的精神世界，就在这水
天之间自由地翱翔驰骋。屈原在《离骚》

中“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的
诗句，再次将龙与凤并置为登天的工具，
这无疑是楚地这种二元崇拜在文学领域
的生动呈现。当北方诸侯严守刻板的礼
制，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乘坐龙舟时，楚地
的封君们却已能乘凤舟悠然游弋于江湖
之上。这种不拘一格的文化性格，无疑
造就了荆楚文明独一无二的魅力。

耐人寻味的是，与屈原齐名的伍子
胥，却并未在荆州端午习俗中占据一席
之地。这位为报家仇而引领吴师攻破
楚国的复杂人物，在苏州被尊奉为城
隍，其传说也成为吴地端午的核心内
容。同一节日，在不同的地域纪念不同
的对象，恰恰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生
动体现。荆州之所以选择聚焦屈原，或
许正是因为他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
爱国情怀，与楚人的精神气质高度契
合。当龙舟竞渡被赋予拯救屈原的深
刻意义，端午节便从单纯的驱疫禳灾的
祭祀节日，成功转变为具有明确价值指
向的纪念节日，这无疑是楚文化对中华
文明的重要贡献。

暮色悄然降临九龙渊，参与今年龙
舟赛事的一艘艘龙舟，静静地随波荡漾，
在晚霞映照之下，泛着一层如梦如幻的
金色光芒，恍惚间，仿佛楚君的“青翰之
舟”掠过水面，留下阵阵轻柔的涟漪。那
绘有凤羽的舟楫，不仅仅是怀古思幽的
载体，更是文化自信的鲜明象征——当
大多数地方只见龙舟竞渡时，荆州人依
然清晰地记得，他们的祖先曾驾驭着象
征吉祥与自由的凤凰，在水天之间书写
下瑰丽无比的诗行。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所有的文化符
号都在不断地演变、流转，唯有对先贤的追
慕、对生命的礼赞，如同永恒的星辰，熠熠生
辉，亘古不变。从明代的万人空巷，到今日
九龙渊那穿越时空的桨声，始终都在诉说着
同一个永恒的主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端午临江端午临江，，鼓声如雷鼓声如雷。。当荆楚大地的龙舟再次破浪而行当荆楚大地的龙舟再次破浪而行，，我们不仅看到桡影翻飞我们不仅看到桡影翻飞
的竞技之姿的竞技之姿，，更触摸到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血脉更触摸到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血脉。。从屈原从屈原““乘舲船余上沅兮乘舲船余上沅兮””的孤愤的孤愤，，
到公安三袁笔下到公安三袁笔下““沙市龙舟斗碧波沙市龙舟斗碧波””的盛景的盛景，，再到今日百舸争流的壮阔再到今日百舸争流的壮阔，，端午的波涛里端午的波涛里
始终激荡着楚人始终激荡着楚人““不服周不服周””的精魂的精魂。。

本期三篇文章本期三篇文章，，既有龙舟竞渡的当代风采既有龙舟竞渡的当代风采，，亦有诗词歌赋的千年回响亦有诗词歌赋的千年回响，，更难得三袁更难得三袁
兄弟亲历的民俗实录兄弟亲历的民俗实录。。三者交织三者交织，，恰似一幅多维度的恰似一幅多维度的《《荆楚端午上河图荆楚端午上河图》：》：鼓点是历史鼓点是历史
回声回声，，浪花是文化绽放浪花是文化绽放，，而每一位挥桨者而每一位挥桨者，，都在续写都在续写““路漫漫其修远兮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当代注脚的当代注脚。。

让我们循着文字兰桨让我们循着文字兰桨，，驶向记忆深处驶向记忆深处———那里有粽香—那里有粽香、、有诗韵有诗韵，，更有这座古城永不更有这座古城永不
褪色的精神图腾褪色的精神图腾。。

楚地龙舟自古带着几分悲怆。《荆楚
岁时记》记载，龙舟竞渡本是祭祀仪式，
楚地从战国时期就有“舟楫拯救屈原”
的祭祀传统。但到了明末的沙市，龙舟
竞渡早已褪去悲情，变成一场全民狂欢
的“龙舟市集”。

当时沙市的端午龙舟竞渡应该是在
长江内河（便河）之上。明万历年间（约
1600 年前后），袁宏道在沙市兴安巷南端
长江边修建卷雪楼，此楼本就是为临江
观景而建，楼下的龙舟竞渡景象自然可
尽收眼底。袁中道笔下“倾城出岸边”的
人潮和“万人齐着眼”的热闹场面，都在描
述这个传统节日的变化。沿江的朱漆楼阁
里，富商们推开雕花窗棂；青石板码头上，市
井百姓摩肩接踵；江面上，“黄头胡面”的
船工们挥汗如雨。这场跨越阶层的集体狂
欢，全面展示了晚明社会阶层流动的状况。

作为“西控巴蜀，
东连吴越”的商贸重
镇，沙市的龙舟竞渡
自然充满商业气息。
精明的沙市商人们，
知道怎样蹭流量，硬
是把一天的端午节延
长成持续数日的“市
集”：前五日设龙舟市

集 ，竞 渡 日
全 民 狂 欢 。
在 王 百 川
《沙市志略》
中 ，也 记 载
了沙市“五
月 龙 舟 赛 ，
沿 江 设 市 ，

百货云集，观者如织”
的盛况，这都反映了明
末“龙舟市集”的商
业特征。袁宏道“笙
歌沸天尘捲地”的描
写中，藏着的都是精明
的生意经。沿江商铺

应该还有推出专门的“竞渡宴”，茶楼上
设置的VIP观赛包厢，市集上“廿一万肩
相磨”的拥挤人群，都在演绎着“文化搭
台、经济唱戏”的古老智慧。这让人想起
如今旅游景区精心设计的“沉浸式体
验”，古今商道，原来一脉相承。

明代沙市既是蜀船东下的终点，又是
漕运物资转运的起点——川黔的山货、湘
鄂的粮食在此集散，使沙市成为南北文化
交融的枢纽。市场的形成，必然催生码头
经济的商业模式。明末，“沙市十三帮”
已有雏形。袁宏道诗中“北舟丝管南舟
肉”的并置，揭示了南北商帮在竞渡中的
角色：北方商帮用丝竹乐舞营造节庆氛
围，南方商帮以肉食宴饮吸引客流，形成

“丝管”与“肉食”的双重经济支柱。
同时，这些商帮深度参与其中。据

《沙市志略》记载，万历年间沙市竞渡资金
多由盐商、布商赞助，龙舟装饰所需的锦
缎、漆器等物料，均通过长江航运从汉口、
苏州等地输入，形成“千艘万舶聚沙头”
的航运格局。这种商帮赞助模式，实质是
商业资本对民俗活动的渗透，竞渡已成为
商帮展示实力、拓展市场的舞台。

盛大的商业活动中，盐商、布商、典
当行老板等新兴商人阶层也通过赞助竞
渡获取社会地位。袁宏道“琵琶卖去了
官税”的讽喻，直接指出商业税收已取代
农业税成为财政支柱，商人凭借经济实
力逐渐突破“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秩
序。在商业重镇沙市，商人的社会地位
肯定比农民高很多。

龙舟竞渡还催生了专业化的制作
与竞赛群体，就像现在的体育赛事执行
公司。袁中道“龙甲铺江丽”的描写，展
现了龙舟装饰的奢华程度：一艘龙舟需
数十工匠耗时一个多月，用丝绸、金箔、
漆器精心装饰，形成“龙舟锦甲价千金，
商贾争夸颜色新”的斗富之风。这与如
今奢侈品赞助体育赛事的商业逻辑多
么相似。

同时，竞渡还有了职业化团队。诗

中“健儿半负播州戈”暗示部分船工兼
具军事与竞技双重身份，这表明卫所制
度崩坏后，有不少当兵的出来赚外快，
这也许是当时底层劳动者不得不身兼
数职的生存方式。此外，“竞渡宴”“龙
舟模型”“艾草香囊”等衍生品的销售，
构建了从原材料采购、龙舟制作到周边
文创产品消费的完整产业链，标志着传
统民俗向商品经济的深度转化。诗中

“黄头郎似马”的船工形象与“朱阁窈
窕”的贵族楼阁形成空间对峙，这种视
觉反差揭示了市民阶层的崛起 ——
他们不再是传统叙事中的“旁观者”，而
是通过竞渡活动确立了文化话语权。
袁中道“万人齐着眼”的集体凝视，本质
上是市民阶层对公共空间的主导，与晚
明通俗文学中市民形象的活跃形成历
史呼应。

而这正是公安性灵文化的精髓。可
以说，公安三袁的龙舟诗作，与《荆楚岁
时记》《沙市志》等文献共同构成荆州端
午文化的多维记忆。袁中道“龙甲铺江
丽”的描写，与洪湖出土的明代龙舟模型
（船头凤首、船艄凤尾）相互印证；袁宏道
“妖鬟袖底出巾冠”的细节，在江陵方言民
谣《划龙船》中得到声韵延续。这种文学
与民俗的互动，突破了传统史书对“宏大
叙事”的偏爱，用“不避俚俗”的白描手法，
记录下船工、商妇、歌妓等边缘群体的生
存状态，为晚明史研究提供了“自下而上”
的观察视角。

四百年后的今天，站在护城河边观
看龙舟竞渡，鼓点声中似乎还能听见历
史回响。或许，这正是三袁诗歌超越时
空的魅力所在。那些“红霞如锦汗成
河”的激情，“龙甲铺江丽”的华美，都在
诉说着一个深刻的道理：当商业文明与
传统文化相遇，总能碰撞出绚丽的火
花。从明末沙市商帮的营销智慧，到今
天“龙舟经济”的产业开发，长江之滨的
人们始终懂得如何让文化传统在商业土
壤中焕发新生。

龙舟桨影：三袁诗中的晚明沙市商埠
□ 余波


